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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范”不能缺少“文化味”

■ 刘振

如果说牛年春节期间的文艺活动，
包括晚会、歌舞、影视、文博等有什么共
同特点 ， 可以说是透着浓浓的 “技术
范”。 高科技的充分运用，使得虚拟与现
实无缝对接， 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舞
台更加流光溢彩， 特效更加炫人耳目。
艺术创作插上技术的翅膀，仿佛开辟了
一个全新的空间，给观众带来前所未有
的视听享受与审美体验。

但是，当很多人为艺术与技术的融合
创新而叫好时， 也不乏冷静而尖锐的声
音。 最近，一位影评家在评价一部很火的
春节档电影时，直言不讳道“一个悬空世
界中重复的特技打斗，没有立得住的人情
故事去支撑”“只沉迷技术不谈故事，电影
必然巨婴化”。众口一辞的赞美声中，出现
一句刺耳的批评并非坏事，它提醒那些急
于赶上潮流的创作者们，融合创新是大势
所趋，但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倘若
只有形式没有内容， 只有技术不见文化，
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

艺术与技术的融合应是相得益彰，
而非不贴合的“两张皮”。 歌舞节目《唐
宫夜宴》之所以获得满堂彩 ，一个重要
原因是作为虚拟背景的 《簪花仕女图》
《千里江山图》 与真人歌舞是有机交融
的，画为舞添意境，舞为画添情趣，两者
几乎不可分割。 再如，春节期间“云游敦
煌”小程序推出了“点亮莫高窟 ”功能 ，
参与“点亮”洞窟的人数越多，画面中灯
光的亮度越强 ， 最终再现古时莫高窟
“一川星悬”的恢弘场面。 借助数字移动
和区块链技术的“硬核”支撑，在网上重
现传承千年的节日民俗，两者的巧妙结
合让人拍案叫绝。

相比之下，有些技术的融入只是停
留在艺术的表面，有生硬、堆砌之嫌。 有
的晚会和综艺节目中，舞台上加入大量

高科技元素，处处是屏，时时变换，看得
人眼花缭乱，初时觉得新鲜，过后却什么
也记不住，不知道演员到底演了啥。这是
技术盖过了人的表演，过分炫技，喧宾夺
主。 再以电影为例。 故事永远是核心，故
事中的人情事理最为打动人心， 那些数
字的影像、 炫目的特效只能生长在故事
的骨架上，符合人情事理的规则。如果单
纯追求视觉轰炸的效果， 忽视了故事的
合理性与价值观的呈现， 作品几乎沦为
巨婴的游戏，这样的创新实在令人遗憾。

高科技在艺术创新中大有可为，但
艺术创新不能仅想着吃技术红利， 更需
要以内涵为底色，以诚意去揣摩，以匠心
来打造。那些成功的案例中，令人印象深
刻的不是技术本身， 而是技术与艺术恰
如其分的融合， 才能达到水乳交融的效
果。 可以说，技术的运用并不难，难的是
如何恰如其分，使用过多则滥，融合不好
则偏。技术与艺术的融合创新，不可能一
蹴而就，更不能批量复制。 每一种艺术、
每一件作品都有着独特的内核， 只有深
刻理解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

念，找到最合适、最巧妙的呈现方式，才
能以技术赋能， 调配出恰如其分的融合
配方。

5G 时代，随着信息传输、高速计算
等方面的瓶颈得以突破， 技术在文创领
域无疑将更广泛应用，未来不可限量。但
无论走得多远，高冷的“技术范”都不能
缺少独特的“文化味”，才能确保跨界品
格，真正深入人心。

■ 刘萍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光荣和骄傲是无为人民的年度表
情 ， 因为新中国成立前的 关 键 一
战———渡江战役中， 无为人民曾用双
手将二十万大军送过长江， 在共和国
旗帜上留下了血染的风采。 英雄的土
地，丰碑永立。

三月 ，阳光灿烂 ，长江大堤蜿蜒
如龙 ，有力地拢住江水 ，也拢住久远
的故事 。 我们坐在行驶的车中 ，窗外
满目苍翠 ，空气中流淌的春意如波涛
般涌来 ，来自和平年代的幸福和豪迈
感油然而生。

今天，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表现当
年无为人民踊跃支前、 积极参战的文
章，但现存的历史档案表明，这些可能
都是一些选择性记忆。 在人类文明的
进程中 ，战争 ，作为流血的政治 ，其中
渗透着普通百姓的血和泪。 历史的帘
幕已长久低垂， 而在每一个特殊的日
子里，总有人会撩起一角，探寻弥散在
尘埃中的历史。

渡江战役是国共两党在政权更迭
前的最后一场大战。 1949 年 1 月 ，人
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取得胜利后 ，
国民党退守江南 ，企图实现 “划江而
治 ”，而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口号是 “打
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位于长江下游北岸的无为一带（当
时无为县分为无为、临江、无南、湖东四
县，1949 年 6 月合并成新的无为县 ），
因江面较窄， 具备屯军备战的有利条
件，被渡江战役指挥部作为中路渡江大
军的备战地。 1949 年 2 月，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 24 军、第 25 军、第 27 军、第 30
军、 第 33 军的一部分， 以及北方担架
队、干部大队等，累计近 30 万人先后到
达无为。

战争到来时，各方面都缺少思想准
备。渡江部队进驻无为的 40 多天，正是
青黄不接之季， 近 30 万大军和支前民
工每天需供应成品粮 45 万斤 、 柴草
120 万斤， 这对当时只有 80 多万人口
的无为来说无疑是个沉重压力。皖西四
地委 （无为四县属于四地委的下属县）
对支前工作的估计是“大军不会在此大
批征夫”，沿江地区“以船舶为主，人力
准备为次”，一度工作不够主动。

人民战争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 3
月 21 日，《江淮日报》发表社论《紧急动
员起来，支援解放军解放江南》。地方干
部很快转变态度，及时纠正“对江淮地
区有着相当丰富的物质力量和人民高
度的支前热情估计不足的右倾思想”以
及后来的激进极端做法， 转变作风，以
平等的姿态和群众交流，和他们一起劳
动，描绘共产党领导下的美好未来。 当
时，隔着长江天险，国民党用重火力在
江南打造了一道号称“固若金汤”的海、
陆、空联合防线，而共产党在江北组织
的是双重攻势，除军事力量以外，还有
人心的力量，事实证明，只有人心的力
量才能无坚不摧。

觉悟起来的群众逐渐摆脱内心的
退缩、矛盾和纠结，以单纯而热烈的信
仰加入支前的队伍，融入改写历史的潮
流。 他们勒紧裤带，把仅有的口粮借给
军队，房前屋后还有山坡上的树木砍伐
殆尽，甚至连门板也交出去，以解决部
队的烧柴问题。他们留给自己的是冰冷
的锅灶， 还有冰冷的床铺———渡江时，
船头需要大量棉絮做掩体，许多只有一
条棉被的人家， 牙一咬把被子也捐出
去，一家老小只得在寒意未消的春夜盼
着天明。

为了使南下大军的辎重、骡马及支
前物资及时到达沿江地区，必须尽快修
通从各个方向通往无为的战时公路，接

到命令的无为数万民工靠人拉、 肩扛、
锹挖， 硬生生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任务。
其中 ，90 华里的巢无公路在战争结束
后的很多年都是无为向北的唯一通道。
曾经，在崎岖的山岭间、在敌机的轰炸
声中，一些民工的身躯化作了铺路石。

为了给军队提供战前水上练兵的
条件， 并确保已征集到内河港口的数
千条木船在战时能顺利出江， 上万名
无为民工用 20 多天时间将沿江的沟、
渠 、河 、塘连成一体 ，开挖一个个连接
长江的通道， 架设起一座座供人马通
行的浮桥。

要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横渡长江，首
先要解决的是船只和船工难题。对沿江
百姓来说， 船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饭
碗，没了船，就没了生活的全部指望。最
初，为了家人生计，很多船主选择了抵
触态度，或藏起船只，或遣散船工。大批
党员干部到群众中去，经过反复而真诚
的动员，终于征集到渡江所需的几千条
木船。

送大军过江，是船工的任务，但不
少人仍对战争心怀恐惧。 4 月 12 日，大
战之前， 无为支前指挥部发布训令，要
求优待船工家属，发放生活救济，组织
代耕田亩；仍在岗的船工让各乡写信慰
问并告知优待办法。部队还拿出许多奖
励措施，动员大家争做英雄模范。 一批
积极分子终于勇敢地站出来， 接着，越
来越多的人纷纷加入送军过江的队伍。

4 月 20 日晚 8 时 ，渡江战役正式
打响。 十几分钟内，第一批 1000 多只
渡江木船从姚王庙 、小江坝 、神塘河 、
泥汊河四个入江口翻坝拖入长江 ，一
字排开。 一声令下， 船如离弦之箭冲
向江面， 及行至江心， 对岸敌人方发
觉，两军开始猛烈交战。

两个小时后，银屏区钓鱼台乡（银
屏区当时属于无为县） 张孝华父子率

先将 80 师 204 团 26 名突击爆破手送
达对岸荻港的板子矶。 听到消息后，第
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写下激情
澎湃的诗句：“春水方生濡须口， 大军
从此过江东。 ”新中国成立后，张孝华
父子的船作为“渡江第一船”被陈列在
中国军事博物馆。

至 24 日，大军和物资运送完毕，炮
火纷飞的江面终于沉寂下来，英雄船工
们回到家园。 战争结束后，无为四县共
评出 “特等渡江英雄 ”三人 ，一至四等
“渡江功臣”共 2197 名。

1951 年， 为纪念渡江战役中牺牲
的烈士， 无为县政府在泥汊镇北关头
的长江大堤边建造了一座渡江英雄纪
念碑。苍松翠柏掩映之中，纪念碑朴素
庄严，巍然矗立。无为人民在渡江战役
中的巨大奉献和牺牲赋予她丰富的内
涵和生命， 她的重量包含着无为人民
所流鲜血的重量。

为弘扬渡江精神， 建设红色文化
教育基地， 我和泥汊镇副镇长夏芬芬
沿着长江大堤寻觅渡江战役遗迹。 初
春的正午 ，江边静寂无人 ，微风拂过 ，
树影婆娑， 开阔的江面不时有一两只
水鸟掠过，永不停息的是波浪，高一声
低一声， 似乎在叙说着逐渐远去的历
史。 恍惚间，我们眼前浮现出 70 多年
前那个大军过江的晚上， 船工们拼命
划着船桨，在隆隆的枪炮声中，一些船
工的生命随着冲天巨浪在空中飘散 ，
染红了江面……

大军从此过江东

瓦有魂魄

■ 李晓

这些年时常回老家， 差不多都是
静悄悄地一个人 ，因为我回去 ，是要
看那一片屋上起伏的青瓦。 一个人独
坐山梁 ，看青瓦 ，很深很深地冥想 ，甚
至会将自己幻化成一只停留在青瓦
上啁啾的鸟。

老家那些房上的青瓦， 如今和房
顶上的老烟囱一样 ，渐渐消逝在天光
云影之下 。 我用凝望的目光 ，把它嵌
入到记忆的瞳孔里储藏 ，成为永久故
乡的一部分。

老家房上的青瓦， 也是土瓦。 土
瓦 ， 据说从西周就开始零星使用 ，东
周时广为传沿 。 但我见过的最老的
瓦 ，也只有一百多年历史 。 那是在一
个古镇子上 ，风一吹 ，吊脚楼的房顶
上 ， 那青瓦上的鸟粪与灰尘簌簌而
落 。 我没躲闪 ，于是嗅尝到了瓦的一

点味道 ，有一点苦 ，有一些涩 ，像我一
直咀嚼过的那些人生况味。

故乡乡场野外， 有一个烧瓦的瓦
窑。 一个少年，曾经望着炉火熊熊，那
些泥土做成的瓦， 我似乎听见它们在
火中的嘶鸣。 泥土转世为瓦，这些瓦，
被一些喝了高粱酒、 红苕酒的汉子挑
到山坡上 、沟壑里 、大树旁堆下 ，把瓦
一片一片盖上房顶， 成为新房。 就在
那些瓦下， 我的乡下父老乡亲， 他们
卑微而倔犟的人生 ， 在泥土里匍匐 、
翻滚，最后，归隐于泥土。

前年我回到老家村子，整个村庄在
风里孱弱地呼号。 整个村庄，就剩下了
不到一百号人，他们坚守着。 梁老汉就
是守护村庄最老的一个人，已经八十七
岁了。

我想在梁老汉家住一晚。梁老汉还
腿脚麻利，用柴火烧饭，用土碗盛菜。他
往土灶里添柴时，腾起一股烟子，从灶

里急着飘荡出来，蹿上梁顶，从青瓦的
缝里扑出去，与天空中的雾霭会合。 晚
上下起了雨，我同梁老汉闲聊，听瓦上
雨声，想起一些时光。

第二天早晨， 我一个人坐在山坡
上，望着梁老汉那青瓦房顶，那些层叠
的瓦，如在苍凉之水里，老鱼起伏的鳞。
这老瓦房，经过了那么多年风霜雨雪的
飘摇，还像梁老汉一样健在着。 梁老汉
带着得意的神情告诉我，有一年不远处
遇到了泥石流，房子居然没被抖垮。 这
就像一些人的命，穷苦，但顽强。 青瓦
上，有深深浅浅的青苔覆盖，瓦被浸透
得草一样的颜色。 我有一种冲动，想坐
到房顶上去，喝一碗老酒，醉了，就把青
瓦当床睡去。

我想起城里的诗人老马， 有一年
看到大水从逶迤群山而来 ，因为要修
电站 ，老城的下半身 ，就要在波涛之
下睡去。 老马就一个人提了酒， 坐到

了他祖上留下的瓦房顶上 ， 边喝边
哭，边喝边唱，手舞足蹈。 我就在瓦屋
下，守护着我的这个诗人朋友。 而今，
在老马的书房， 还有几片瓦， 那是他
从老屋顶上抢救回来的 。 有一天 ，我
去看老马， 他出去跑步锻炼了。 门没
锁，他似乎知道我要来。 我推开门，在
他书房， 我摩挲着那青瓦， 都感觉到
有老马的多少掌纹了 。 望着那青瓦 ，
我一时恍惚， 想起多年以前， 它在炉
火里的冶烤 ，有着滚烫的温度 ，而今 ，
冷却在一个怀旧者的房间。 我在老马
那里看见一句诗， 他说， 火焰一旦凝
固 ，就成了白色 ，比如水里 ，就有白色
火焰。 那么，泥土呢，它在翻滚的大火
里， 冷下来后， 是不是就是这瓦的颜
色 ，被氤氲时光洗染 ，流光浸泡 ，成了
青黑、褐色……

老马回来告诉我，他感觉自己活得
就像这老瓦一样， 人生从喧哗到沉寂，
从沸腾到冷却，到最后，自己把自己收
藏，安放。

听他这么一说，我忽地感到，瓦是
有魂魄的，它伴随着人世有情人，成为
时间重量的一部分，成为命运涌流的一
部分。

亲亲二月柳

■ 王惠舟

送走春节， 吃过元宵， 紧接着就是
“二月二龙抬头”。日子过得快，春天来得
更快。尽管落叶林木不少还赤膊着枝杈，
众花还未登台表演， 但春天已到了我们
身边，可见可触。

汽车轻快地行驶在巢湖边敞亮的滨
湖大道上， 窗外一片生机勃勃的春色让
我惊异。 路边密密匝匝初露几点紫红芽
尖的红叶石楠外侧，近处是“草色遥看近
却无”的湖边浅滩；稍远，一长排全身鹅
黄嫩绿新装的翠柳， 光鲜妩媚地轻漾着
身姿，高雅清丽，独领风骚。 这美丽的新
柳又与更远处茫茫湖面和湖面上或上或
下悠游着的渔船一起， 在亮爽快乐的阳
光下，构成了一幅辽阔淡雅的《新柳渔歌
早春图》。 不由得心中感叹：好一个二月
春光浓似酒，二月新柳多风流。

柳树美，最美二月柳。窗外状元桥湖
边，零散着三五成群已着春装的柳树。这
些柳树粗细不一，高矮参差，但都是“一
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新绿
喜人，容颜楚楚。 信步其间，顺手牵起一
根油润的枝条， 枝条上疏密相间互生着
许多小小的娇翠欲滴的嫩芽。 每芽都是
三五片尖尖的细叶围聚着， 成为各自独
立的一小枝，极像刚出土的菜苗。它们在
春风的爱抚下，绽放着稚气的笑意。有趣
的是， 这柳树众多的枝条上既有单纯的
芽， 也有芽中托出如小小桑椹般绿色花

蕾。 正是这些嫩芽和花蕾，为万千柳树
穿上了锦缎般盛装 ， 潇洒迎来早春季
节，情传万里，一派生机。 “一年之计在
于春 ”，新柳轻舞 ，新绿如歌 ，是春天的
第一场好戏。

春天催发了二月柳， 二月柳也敞开
襟怀献身春天。 古都长安灞陵桥边二月
柳，是人们心中的温情柳。友情亲情相分
袂， 折柳相赠远行人， 它惋惜离情伴泪
流。 杭州西湖二月柳，莺歌柳浪唱新绿，
美景伴歌吟诵情。无数村镇、公园、河畔、
道旁，成行、成列、成片的二月柳，更是美
得壮观，美得有气势，给人们以无尽的愉
悦和信心，激励人们敢为天下先，创造生
活新华章。

二月柳是美丽的，它总是最先融入春
天，最先为春天增光添彩。 但二月之后，柳
树同样也很讨人喜欢。它们置身于广袤大
地，毫不计较苦辣酸甜与风霜雨雪，忠于
足下乡土，乐于安守岁月。 在数千年蹉跎
时光中，柳树为人们装点江山，美化家园。
据说， 当年隋炀帝杨广主持开凿大运河，
接受大臣建议在河边栽种柳树。后来他看
到运河两岸绿阴如盖、娉婷摇曳、美艳绝
伦的柳林带， 心中油然而生爱怜之意，当
即颁旨，赐柳树与己同姓“杨”。 自此，柳树
被称为“杨柳”，一传至今。

二月柳，娇美如诗，却爱播大地。 它
们淳朴高尚，满怀生机与活力，永不知疲
倦地舞动着万千杨柳， 是天地间百看不
厌的画卷。

鹧鸪天·小孤山偶成
天地置身苍云飞，擎天一柱碧涛低。
襟怀万里随心远，傲骨千秋入梦回。

登古岸，挂斜晖，辟空百啭听黄鹂。
千帆阅尽收吴楚，满眼青山苏轼诗。

高阳台·桃花潭感怀
影壁飞檐 ，梁枋柱础 ，声凝弦

柱重游。 旧里桃花，青青石板庭楼。
棹摇影动空濛染，俯溪亭、瓦雨云
收。 驾天风、酬酒诗仙，千载风流。

春波暖雾澄潭静，任夕霏满袖，
笠钓惊鸥。 岁隔时遮， 山呈螺黛沉
浮。 泾溪历览江南梦，倚曲栏、新柳
烟幽。醉苍霞、古岸歌酣，好驾轻舟。

苏幕遮·醉翁亭即兴
绮霞生，修竹泻。 俯仰风流，轩

外闻斑鹧。 泻石清泉争相迓。 苏字
欧文，摇柳临池榭。

水穿沙，藤覆瓦。 扫黛烟开，酌
酒成佳话。 千载襟怀吟翠野。 匾额
凭高，亭小名天下。

江淮春咏三题
张武扬


